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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为核心辩证方法搭建《资本论》的科学体系，实现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

辩证法的根本超越，达成了历史、逻辑与现实的辩证统一。本文回归《资本论》原典文本，厘清该方法

的科学内涵与运行逻辑，还原其从商品逻辑起点经多重要素中介最终再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体的完整

过程，并进一步选取平台经济中的数据商品化现象作为典型案例，完整演示该方法从抽象范畴出发逐步

展开、把握具体经济形态内在运行机制的分析路径，挖掘其在数字经济语境下的当代阐释价值，确证其

作为马克思主义回应时代课题的核心思维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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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dialectical method of “ascending from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 as its core, Marx con-
structed the scientific system of Capital, thereby achieving a fundamental transcendence of Heg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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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list dialectics and realizing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history, logic, and reality. This paper returns to 
the original text of Capital to clarify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operational logic of this method, re-
constructing the complete process through which it proceeds from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com-
modity, via multiple mediating elements, to the eventual reproduction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
duction as a totality. Furthermore, by selecting the phenomenon of data commodific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s a typical case study, this paper thoroughly demonstrates the analytical pathway of this 
method—unfolding progressively from abstract categories to grasp the intrinsic operational mecha-
nisms of a concrete economic form—and excavates its contemporary interpretive value within the con-
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reby confirming its role as the core intellectual underpinning of Marx-
ism in responding to the issues of ou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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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其伟大不仅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

动规律，更在于创立了科学的辩证方法论([1], p. 24)。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提出“从

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将其作为建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核心逻辑。这一方法并非马克思的主观臆造，

而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理论把握，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在当代语境下，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金融化、全球化深度发展的新阶段，出现了平台垄断、数

据异化、零工经济等新现象，传统的经济分析框架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重释《资本论》“从抽象上升

到具体”的辩证方法，以具体的当代数字经济现象为载体演示方法的实际运用路径，挖掘其当代价值，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当前学界围绕《资本论》辩证方法的相关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值得反思的认知偏差：一部分研究将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窄化为单纯的文本叙述方法，剥离了其背后的历史唯物主义根基，把《资本论》

的范畴推演等同于黑格尔式的纯概念运动，消解了这一方法直面现实生产关系的批判力量；另一部分研

究则直接将其降格为普通的形式逻辑工具，忽略了其从萌芽性的简单矛盾出发，逐步展开复杂社会有机

体的辩证本性，错失了《资本论》方法体系中“历史–逻辑–现实”三者统一的核心特质。 
这两种偏差共同导致的结果是，不少当代研究在运用《资本论》的方法分析数字资本、平台经济等

新现象时，要么陷入纯粹的概念思辨，无法切入新的资本形态的内在运行机制；要么停留在碎片化的现

象描述，难以穿透表层表象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层矛盾。本文重新回到《资本论》的原典语

境，厘清核心概念的明确定义，还原“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方法的完整生成逻辑与辩证本性，聚焦

剖析马克思在逻辑推演环节的范畴选择依据，打破过往两种认知偏差带来的理论局限，并以数据商品化

现象为样本完整演示该方法的分析过程，为激活《资本论》辩证方法的当代解释力搭建可靠的理论桥梁。 

2.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内涵 

2.1. 方法论理论渊源与根本超越 

黑格尔的辩证法为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提供了理论来源，不过，两者在本质规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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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根本差异。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提出“具体概念”的思想，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视为思维自身

的运动过程，认为具体是思维的自我展开和自我规定，是绝对理念的辩证发展结果[2]。在黑格尔那里，

“感性具体”是思维的起点，经过抽象环节，最终达到“思维具体”，但这一过程是脱离现实的纯思维运

动，将现实世界视作思维的表现，从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误区。 
马克思虽从黑格尔辩证法中承袭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但他批判性地改造了其合理内核，

摒弃了黑格尔将现实世界视为思维外化的唯心主义立场，转而将此方法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之上。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

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

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3]这一论述明确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根本分歧。 
马克思的方法论创新在于，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认识论相结合，确立了“感性具体–抽象–思维具

体”的辩证认识路径。感性具体是认识的起点，是对现实事物的准确把握，具有混沌性和整体性；抽象，

就是对我们感知到的具体事物进行加工：去掉那些偶然的、不重要的特征，只提取出共同的核心特征，

从而得出一个基础性的概念；思维具体则是在抽象的基础上，通过范畴的辩证运动，将现实事物的矛盾

关系整体再现于思维中，实现对事物本质的全面把握。这一路径既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又体现

了辩证法的发展观，实现了认识论与辩证法的统一。 

2.2. 方法论的核心要素：起点、中介与终点的辩证统一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科学认识方法，其运作机制内含三个不可分割的要素：逻辑起点要合理，

中介环节要辩证，思维终点要具体。三者既相互牵制又相互支撑，共同统一于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之中。 
逻辑起点的合理性是该方法有效运行的前提。马克思认为，逻辑起点必须是“最简单、最普遍、最

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是“构成整体的基本单位”，同时必须包含“一切矛盾

的胚芽”[3]。这意味着，逻辑起点的抽象不是任意的抽象，而是“适度抽象”：既逻辑起点的抽象层级

必须保持在合理边界内，既不能抽象到丢失研究对象的特有本质属性，也不能具体到裹挟过多非本质的

偶然性要素，最终提炼出的范畴必须是研究对象范围内“最简单、最普遍、最基本、最常见、碰到过亿万

次的关系”，同时包含该研究对象全部矛盾的胚芽，成为支撑后续全部逻辑推演的基本单位。选择“商

品”作为《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并非偶然。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普遍的经济事实，也是其经济生活的

基本要素；而它自身所固有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冲突，已囊括了资本主义全部矛盾的胚芽，足以支撑起

后续整个范畴系列的逻辑生长[4]。 
中介环节的辩证运动是连接起点与终点的关键。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不是抽象范畴的简单叠加，而

是通过中介环节的矛盾运动实现的。每一个中介范畴都既是前一范畴的矛盾展开，又是后一范畴的抽象

前提，形成“抽象–中介–具体”的逻辑链条。在《资本论》中，从商品到货币、从货币到资本、从资本

到剩余价值、从剩余价值到利润、利息、地租，每一个范畴都是中介环节，都体现了矛盾的深化与发展

[5]。 
思维具体的整体再现是该方法的终点，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在《资

本论》中分三步实现了这一目标：先分析生产，再分析流通，最后分析生产总过程，三部分融为一体，使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在思维中整体呈现。 

2.3. 方法论的本质特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本质上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逻辑的展开必须以历史的发展为基础，

逻辑范畴的先后顺序必须与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相一致；同时，逻辑是对历史本质规律的升华和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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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对历史的简单复制。 
《资本论》里从商品到货币、从货币到资本、再从资本到剩余价值这一串范畴的推进，跟现实历史

发展的先后顺序是一致的：商品交换先于货币出现，货币先于资本出现，资本的出现标志着简单商品经

济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转变。同时，马克思的逻辑展开又不是对历史的机械追随——例如在分析价值

形式时从最简单的形式入手，通过逻辑分析揭示价值形式发展的内在规律，这种分析超越了历史的具体

细节，但更深刻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本质。 

3. 《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展开逻辑：范畴选择的方法论依据 

3.1. 逻辑起点选择的方法论依据：商品范畴的辩证合理性确立 

作为《资本论》以“商品”作为逻辑起点，绝非马克思主观任意的选择，而是完全依据“适度抽象”

这一核心准则，对范畴进行提炼的结果。从方法论层面看，这一选择的依据体现在两个维度：第一，完

成对大量感性具体的去粗取精，舍弃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各类碎片化的、偶然的非本质要素，将抽象

边界严格限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本质层面，既没有过度抽象到剥离掉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属性，

也没有保留过多具体的次要经济细节，由此最后得到的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普遍的“细胞形

式”；第二，这一起点范畴须包括研究对象全部矛盾的种子。商品中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其根基在

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而此矛盾足以孕育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续的全部矛盾，为后续所有范

畴的展开提供自洽的逻辑依据。正是基于这一严谨的方法论筛选，商品范畴才成为支撑整个《资本论》

体系的稳固逻辑起点。 

3.2. 中介环节推进的方法论依据：矛盾的逐层外化与范畴的有序过渡 

从商品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思维具体，是通过一系列中介范畴的辩证运动实现的，每一个中介范

畴都标志着矛盾的深化和认识的推进。这一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商品向货币的转化、货币向资本的

转化、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分配。 
第一阶段，商品向货币的转化。这一转化的方法论依据在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在物物

交换中无法得到解决——商品必须找到一种能够表现自身价值的“等价物”。货币的产生，是交换关系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种特殊商品逐渐从众多商品中独立出来，承担起一般等价物的职能。货币

的产生，将商品内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之冲突，外在地展现为商品一方与货币一方之间的对立。马克思

之所以选择货币作为第二个范畴，是因为货币既是对商品矛盾的“解决”(价值获得了独立的存在形式)，
又是对商品矛盾的“深化”(由于货币的介入，买与卖被拆分为时空上相互独立的行为，这便为经济危机

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第二阶段，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这一转化的方法论依据在于：货币本身不是资本，但货币在特定条

件下可以转化为资本。马克思通过对资本总公式(G-W-G')的分析，揭示了货币向资本转化的秘密：资本总

公式的矛盾在于——“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6]。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

通中产生”。解决这一矛盾的钥匙就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家按价值付酬购买劳动力，而劳动力的使

用却能创造出超出其价值的余额。货币向资本的转化之所以必要，在于它标志着从“买以卖”到“卖以

买”的目的逆转，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由此质变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第三阶段，资本主义矛盾的全面展开，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产出、兑现与分割；而这一过程本身，也

正是“从抽象到具体”方法在理论上的逻辑延伸。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从生产入手，揭示了资本

家剥削工人的秘密：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作日或提高劳动生产率，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1], p. 366)。
在第二卷中转向流通：剩余价值的实现必须通过资本的循环和周转，只有在流通领域中完成商品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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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才能从观念上的价值转化为现实的价值[7]。在第三卷中进入总过程：剩余价值在不同资本家集

团之间分配，转化为利润、利息、地租等具体形式，掩盖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8]。这一顺序不是随意

的，而是遵循了“从本质到现象”的辩证逻辑——剩余价值是本质，利润、利息、地租是其转化形式。 

3.3. 逻辑终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思维具体 

《资本论》的逻辑终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思维具体，这一思维具体通过三卷的逻辑展开，全面

再现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揭

示了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等相互作用的经济规律。这些规律不是外在相

加的，而是通过范畴的辩证运动从一个共同的内核——剩余价值——中逐步展开出来的。 

4.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运用：以数据商品化现象为分析案例 

4.1. 第一步：确立分析数据商品化现象的适度抽象逻辑起点 

遵循“适度抽象”的核心要求，首先就是对平台经济领域繁复的感性具体完成抽象提炼，舍弃平台

算法设计、数据存储技术、界面交互形式等非本质的技术类非核心要素，将分析的逻辑起点确定为“原

始用户数据”。再从方法论角度来验证这一起点的合理性：原始用户数据是平台中最普遍、最常见的存

在，平台会根据用户每一次的点击、浏览、社交、交易行为来生成庞大的原始数据，这些原始数据是构

成整个平台数据产业链的基本“细胞”。同时原始数据本身就包含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潜在矛盾，其使

用价值体现在可以用于用户精准内容推送、用户画像勾勒、商业决策优化等用途，而其价值则体现在用

户的数字劳动过程之中，这一矛盾正是数据商品化全部复杂矛盾的源头，完全符合逻辑起点的选择标准。 

4.2. 第二步：通过多层中介环节逐层推进矛盾展开 

以原始数据作为整个分析过程的逻辑起点，顺着内在矛盾不断向外显现的脉络，逐层引入过渡性范

畴，完整梳理数据商品化的整套运作过程。 
第一层中介，是原始数据加工形成标准化标注数据集。零散、无固定结构的原始数据本身不具备直

接商用的条件，平台会借助数字化处理技术，对海量杂乱的原始信息做脱敏、分类与人工标注处理，把

碎片化、无统一格式的基础数据，改造成能够适配算法运算的标准化数据集合。经过这一步转化，原始

数据中潜藏的使用价值得以落地，能够被资本投入商业运作；数据承载的价值也不再单纯隐藏在用户日

常行为劳动之中，额外叠加了数据清洗、标注环节的人工劳动，至此数据初步拥有商品的基础特征。 
第二层中介，由标准化数据集延伸至平台层面的数据要素流通。加工完成的标准化数据不会仅局限

于单一平台内部使用，而是借助线上数据交易市场、平台合作共享协议、第三方数据服务商等多种渠道

流入流通环节。各类平台、商业经营主体通过交易换取自身业务所需的数据资源，数据的价值借助交换

行为获得社会层面的认可，数据也由此从单纯劳动加工产物转变为成熟商品，数据商品化的核心形态就

此形成。 
第三层中介，从进入流通的数字商品推进至依托数据实现剩余价值的生产与收益分配。流入市场

的数据商品会持续投入平台再生产环节：企业依靠精细化用户数据优化算法推荐机制、提高流量变现

能力、发展定向营销业务，凭借数据要素获取传统行业难以企及的超额经营利润，数据商品的使用价

值成为资本快速增值的关键依托。顺着这一逻辑继续推演，平台投资方、数据服务机构、广告经营方等

多方主体会依照各自参与环节分割经营收益，数据商品化自带的内在矛盾也随之外化，衍生出平台市

场垄断、数据权属纠纷、用户个人信息权益受损等现实经济问题，数据商品化整套复杂的运行逻辑也

由此完整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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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第三步：抵达思维具体，完整把握数据商品化的整体运行本质 

经由上述多层中介范畴的递进推导，我们能够在理论认知层面完整还原数据商品化这一新兴数字经

济现象的全貌。数据商品化不能简单看作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结果，本质是数字经济环境里，资本吸纳

用户线上劳动、以此实现自身价值扩张的特殊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在拓宽传统商品经济发展范围的同时，

也催生了数字场景下独有的各类经济冲突。借助这套分析思路，我们得以深入挖掘该经济现象的内在本

质，突破以往相关研究只侧重技术表层描述、缺少深层经济逻辑剖析的不足。 

5. 结论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立的科学辩证方法，其本质是历史与逻辑、思维

与现实的有机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这一方法通过合理的逻辑

起点、辩证的中介环节、具体的思维终点，构建了完整的范畴体系，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

认识。 
在当代语境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解释力。本文选取数据商品

化作为具体案例完整演示了该方法的分析路径，证明该方法能够穿透数字经济的现象迷雾，准确把握数

字资本新形态的内在运行机制，为分析平台经济新形态提供科学的思维路径。同时，在当代阐释中，我

们要坚持抽象范畴的现实性、逻辑运动的辩证性、思维具体的开放性，不断拓展该方法的适用边界，避

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 
总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不仅是理解《资本论》科学体系的钥匙，更是理论研究回应时代问题、

彰显实践品格的核心方法论支撑。在新时代的理论研究中，坚持和发展这一辩证方法，能够为剖析数字

时代的全新经济现象、解释当代社会的新矛盾新问题提供可靠的科学思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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